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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今年二十四岁，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平时喜欢健身，身材很好，有胸肌和八块腹肌。但是，没有人知道我喜欢被性虐，因为我有一个二十公分大鸡巴，最喜欢别人虐我的鸡巴。我还有暴露癖，经常在野外裸体打飞机，通常我都是凌晨一点出去，马路上，河边公园，树林里都没有人。我脱光衣服。给自己带上阴茎环，在环上拴好铁链，把另外一头拴在树上或者一块儿石头上。然后打飞机，有时候会把几个小钢珠塞到我的尿道里面增加快感。就这样，我得到无比的快感，开始手淫。偶尔会碰到几个醉汉，或者路人，我都会想办法躲开，躲不开就当是无视吧。
有几次，碰到一些人，他们发现我以后，虐玩了我，让我有了更高的快感。但是最后一次，让我彻底失去了我的大鸡巴，也让我彻底成为一个性奴。
先讲第一次遇到陌生人，是我刚刚开始在野外手淫。那时候还没戴阴茎环，也没有狗链。我在西边郊区树林里面，那是夜里十二点多。我穿这拖鞋步行过去。到了树林，我脱光衣服，把衣服挂在树上。因为出来要脱衣服，我就只穿了一件短裤和背心。正在手淫时，突然听见了说话声音。一个人说：看，那边有个光屁股的。我吓了一跳，抓起衣服就想跑，可是穿了一双人字拖，还没跑几步，就被一个满身酒气的中年男人抓住了。我只好求饶，但他坏笑着就是不放开。他让我别动，等他另外两个同伴过来以后，三个人把我架着，带到树林里面的一个空地，他们刚刚在空地喝完酒。一个人把我衣服拿走。我刚想去抢，另外一个用他车子上绑东西的绳子把我绑在了树上，然后用我的背心把我嘴堵上了。其中一个就开始玩我的鸡巴，不一会儿，我受虐的心被勾了起来，大鸡巴硬了。那人用细绳子捆住我的鸡巴，不停地弹。另外一个不停的打我，他们越打我，我越兴奋。鸡巴不停地流水。他们骂我骚货，还掏出鸡巴往我身上蹭。可怕的来了，一个人掏出打火机，用火点我的鸡巴毛，一阵阵的糊味，很烫，但我没法喊，嘴被塞住了。那人不过瘾，又过来烫我鸡巴，我的龟头被烫了一个疤。一个男人开始给我打飞机，还拿个杯子给我接精液，一下子我就射了，射了好多，他把我的背心从嘴里拿开，让我喝下自己的精液，我开始不喝，他就打我，还烫我的鸡巴，没办法，之后喝了下去。不知道被玩了多久，他们玩够了，把我短裤裆部撕了一个大口子，让我穿上，又把我的背心用火点了。我就只能用手捂着档，光着上身离开。
那次是我第一次碰见人，之后，我突然希望碰见人虐玩我。
还有一次，是遇到一群孩子。我家的北边，一条没水的河边，是茂密的树林，附近没人居住。一天晚上九点多，我带上鸡巴环，鸡巴上拴上铁链，穿短裤，背心就出门了。到了河边，我把衣服脱在一块石头上。躺在一边。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冒出六个孩子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我只能装作没看见，但是鸡巴已经硬了。一个大胆的孩子跑过来，摸摸我的鸡巴，摸摸我的铁链，拽了几下。然后招呼他的小伙伴过来一起。我站了起来，说，你们想不想玩我的大鸡巴呀，拿去玩吧。小孩们一听，开始还犹豫，那个大胆的拉了拉拴住我鸡巴的铁链，说，牵着走喽。于是我只好跟着他走，其他几个也起哄拉着我走，是不是还摸我硬了的大鸡巴。还有几个小孩拿树枝抽打我，呵斥赶着我走。在树林里被这几个孩子牵着走了好久，还让他们骑。他们可能觉得不过瘾，往我身上扔石头，好几次打到我的鸡巴，我喊疼，他们还瞄准，往我的鸡巴上扔。我被他们带到一个小棚子，他们用那种塑料绳把我手反绑在后面，然后到处摸我，打我鸡巴。他们看我鸡巴冒水，就想给我堵上，给我插树枝。疼的我嗷嗷叫，他们玩的更开心了。一个小孩握着我鸡巴乱晃，一下子我就射了，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还说我尿尿了。这次时间很短，因为小孩要回家，就把我绑在小棚子里了。那种塑料绳太结实，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断，光着身子回去找衣服，还好衣服都在。我穿好便回家了。
下面要讲的，是我最后一次做这种事了，因为这一次，我失去了我的二十公分大鸡巴。
那天，我凌晨一点钟来到河边的一处花园，这个时间空无一人。我脱光衣服，有了以前衣服被拿走的经验，我把衣服脱下来藏在了公园一个石头下面。我依旧戴着鸡巴环，用铁链把自己鸡巴拴在了一棵树上。鸡巴环有四个环连接在一起，一个套在鸡巴根部，一个套在睾丸上，一个套在阴茎上，还有一个连接铁链。鸡巴环经过改进，加了一个环。即使软的状态也取不下来，只有把铁链解下来才能把环取下来。
出门的时候，我在尿道里灌了一些润滑剂，放了5个直径8毫米的钢珠。以增加快感。
刚刚准备手淫，就听到有人走过来，好像是在树林里找地方尿尿，还是好几个。我很兴奋，说不定这几个人可以好好虐我，没想到，这次是噩梦。
那几个人发现了我，我也看清了他们，三个人，身上都有纹身，穿的非常的痞。我突然很害怕，刚想跑，忘了鸡巴被拴住了，一时跑不了。那几个人跑了过来抓住了我，先是很惊讶，然后很开心的商量着，一个瘦瘦人说：呦，不错啊，碰上个好玩的。鸡巴挺大的啊。另一个很高跟壮的人说：嗯，好，不错啊，跟条狗似的。还有一个光头，说：看样是个骚货，带他回咱们店里玩玩他。
我只能求饶，但他们丝毫不会放过我，那个光头从树上解下铁链说：呦。自己都栓好了，这下好玩了。他使劲拽了一下，我被另外两个使劲抱住，鸡巴被狠狠的扯了一下，非常痛。光头仔细看了看我的鸡巴，说：太好了，掉不了，拉着走。另外两个架着我，往前推我，光头拽着铁链，时不时使劲拽几下。
我被带着，光着身子，鸡巴硬着，还被牵着。就这样走出来了公园。走了十几米，我被带到一个不大的烧烤店，已经没客人了。一个厨师样子的人端了一盘菜从厨房出来，看见我们，挺惊讶。问怎么回事，光头跟他解释了一下。厨师说：哈哈，挺好玩的啊，一会我也玩玩他。
他们找了几根粗绳子把我手反绑在后面，又拴住我一只脚。用胶带封住我的嘴巴。他们让我跪在一边，把鸡巴露出来，铁链踩在光头的脚下。原来，他们刚做完烧烤生意，准备吃饭，一块去尿尿，发现了我。
我很害怕，也很兴奋。那个瘦子一边吃菜，一边拿棍子捅我鸡巴，我只要一反抗，那个壮男就打我。厨师去厨房拿了很多调料，也不吃，放在一边。他们快吃完了，厨师拿起一罐辣椒油，抹在了我的鸡巴上。我疼的满地打滚。鸡巴更硬了，而且火辣辣的疼。瘦子一看挺好玩，和壮男把我拉起来，绑在一根粗水管上。给我打飞机，摸到我尿道里有东西，挤出来一看，是钢珠，又塞了回去，还用筷子捅，那真是钻心的痛。光头把我放下，让我跪着给他口交，瘦子说，小心他给你咬掉。光头想了想，找了个小凳子，垫在我鸡巴下面，用他的运动鞋踩住我的鸡巴，说，你要是敢咬，我就给你踩爆你的蛋子。我只好老老实实给他口交。四个人都让我给他们口交，全都射在我嘴里，让我咽了下去。
瘦子给我打飞机，我一下子射了，他用杯子接了，给我喝了下去。
玩过一遍嘴巴，他们又开始玩我的后面，用各种东西插我。玩了一共有两个小时才停下。"
他们没有放我走，我怎么求饶也没用。光头说，还没玩够呢，去哪啊。老老实实呆在这，让我们几个好好爽爽。说着把我绑好，拉到了一个小屋子，屋子里有个大铁笼子，勉强能装下我，光头把我关在里面就走了，很害怕，全身都被绑住，后面还被查了一根黄瓜，用胶带粘好了，没法拉出来。就这样，我在笼子里呆了一晚上。
第二天，我被一脚踢醒。厨师拿了个碗，里面有菜有饭，他喊来那个壮男，两个人对着我打飞机，把精液射在了饭里。刚射完，瘦子看见了，也把自己的精液射了进去。还找了个杯子装了一杯子混着精液的尿。放在一边让我喝下去。我手脚都被绑住，只能跟狗一样趴着吃饭。混着精液的饭菜就这样吃了下去。
继续待在笼子里，直到晚上，我被牵了出来，今天多了四个人，是他们的朋友，喊来一起玩我。他们用蜡烛往我身上，鸡巴上不停的滴，滚烫的蜡油滴在我的胸肌上，腹肌上，还有龟头上，痛得一直抖。期间，那个光头一直在给我拍照录像。我知道，这次玩大了。
八个人玩了我一晚上，身上，嘴巴里，PI’YAN里，全是精液。壮男用店里的水管使劲冲洗我的身体，不给我擦干，就把我关在了笼子里。一连三天，我被各种虐完，滴蜡，吃精液，鞭打，身上摆满烧烤围着我吃，给我拍各种照。鸡巴因为一直带着环，经过虐玩，又粗又红，布满青筋，足足有二十公分。厨师摸摸我的鸡巴，跟光头说：这鸡巴这么大，是不是很补啊。光头看了看，说，有可能啊。怎么，你想试试。厨师说：怎么试，切了炒着吃啊，切了不就软了没东西了。光头说：直接炸？试试？厨师说：不行，炸不好控制，睾丸有空气，爆了怎么办。要不烤了吃吧。
我听了，害怕起来，鸡巴没了我怎么办啊。赶紧求饶。光头踢了我一脚，说，滚开，就和厨师出去了。我被关在笼子里，看看自己的鸡巴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点时光看见它了。
晚上，我被紧紧绑在水管上。鸡巴环被取了下来，光头把我的阴毛全部剃光，拿来一个很小能开合的金属圈，紧紧的套在鸡巴的根部，使我的大鸡巴没办法回血，只能挺立着，感觉阴茎上的血管快要爆了。睾丸也肿大了起来。瘦子把鸡巴用水冲洗干净，尿道也用水冲洗了好几遍，涂了些印度神油在上面，鸡巴完全软不下去了。厨师走过来用刷子刷了一层料，用一个针管，把酱料注射到了尿道里。问其他三个人，睾丸要吃原味还是放料的。壮男说：一个注射一个不注射吧。于是厨师过来，拿起针管，往我的右边睾丸扎进去，注射了一些酱料，我的右边睾丸马上就肿了起来。
壮男过来，搬着一个烧烤的的炉子，我害怕的浑身发抖。壮男往里面放着滚烫的木炭。光头把盘子，毡板，刀具在桌子上摆好。
终于，他们要把我的大鸡巴烧烤吃掉。厨师用刷子沾食用油刷了刷我的鸡巴，用夹子夹起几块烧的正旺的木炭，慢慢往我鸡巴上靠近，但是不碰到我的鸡巴。但我能感受到木炭的热量，滚烫滚烫，我的嘴巴被死死堵住。厨师很聪明，用木炭慢慢靠近我的鸡巴，等我忍受的了一定热量，再靠近一点。期间不停地往我的鸡巴上刷油。非常的疼，浑身都是汗，但是喊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二十公分挺立鸡巴一点一点变黑，变熟，失去知觉。我的腹肌也发出烤肉的味道，胸肌上流下豆大的汗珠。鸡巴上面一层油光。瘦子好几次等不及了，问厨师好了没。
厨师仔细看了看，说差不多了，从厨房端出一口锅子，里面装满了热油，厨师让壮男把我的脚绑到后面，屁股往前，挺起鸡巴，把两个半圆形中间有洞的铁片卡在鸡巴根部。用勺子往我的鸡巴上，浇上满满一勺热油，疼痛冲昏了头，我昏了过去。
厨师用刀整个切下了我的鸡巴，鸡巴熟透了，依然挺立。被一刀切下，连着我被烤熟的睾丸，放在了砧板上。厨师用刀把我的阴茎切成小段，两个睾丸切开，装到了盘子里。壮男用线缝住我的切口，只留下一个尿尿的洞。我昏了过去。被壮男用水泼醒，让我看着他们吃下我的大鸡巴。
光头咬了一口我的睾丸，感觉不好吃，吐了出来。他过来，夹起我的一半睾丸，让我吃了下去。吃着我自己的睾丸，我的心里非常难受，睾丸熟透以后发出一股精液的腥臭味，我不吃光头就威胁我把我的胸肌切下来吃掉。我只能不得已吃了下去。
就这样，我二十公分的鸡巴，永远的消失了。尿尿的地方变成了一根管子。没了鸡巴，他们依旧每天虐玩我，吃射满精液的饭菜。
然后，我在两个月后，在一个夜晚，被他们绑住扔到了噩梦开始的小树林。

